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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春二月

走北湖
鹿剑林

傍晚时分，一个人漫步于北湖。

夕阳西下，天地一片宁静。放空自己，瞬间

融入这方风景。极目远眺，罩在湖上的苍穹倒

映在湖水中，浅蓝的天、灰白的云、绯红的晚

霞，恰是一幅随意涂抹的油彩画。

“七九八九，河岸看柳。”湖畔的柳树在料

峭春风里苏醒，柳色遥看近却无，长长的柔枝

随风飘摇，好似春姑娘的披肩长发，撩拨得一

湖清水春心荡漾。

春水氤氲，薄薄的水汽若隐若现。湖堤外

的池塘里，残荷的枯茎洗尽铅华，空了心的莲

蓬颔首低眉，沐浴在夕阳余晖里，宛如一杆杆

艺术品，真真的一池云锦禅意。

腊梅残香犹存，这个冬天雪下得勤，腊梅

花瓣洁净、丰润，香气显得浓郁而清新。红玛

瑙一般的春梅骨朵儿已悄悄缀满枝头，正静

候着渐行渐近的东风，不久将迎来一场炫丽

绽放。

岸边还有未融化的积雪，积雪下的小草

枯黄中泛出绿意。岸上觅食的野鸭，被我的

脚步声惊扰，“扑通、扑通”跳下水，神态优雅

地游向对岸，如镜的水面划开层层波痕，那

波痕荡漾开，池水显得更加清凉幽绿。不远

处的绿洲，被黄褐色的枯苇、蒲草覆盖得密

密实实，侧耳倾听，苇丛里好像有恋爱中的

水鸟在窃窃私语。稍远一点的岛屿，满是灌

木和枯苇，突然一声清亮的公鸭叫声打破傍

晚的宁静，那放肆的“嘎嘎”声，弥漫开早春

的荷尔蒙。

张湛，高平（郡治在今山东省邹城市西南一

带）人，字处度，东晋学者、玄学家、养生学家，

生卒年月不祥。据考证，其主要生活年代在晋

孝武帝（公元 373-396年）前后。他出生于官宦

世家，祖父张嶷官至正员郎，父亲张旷官至镇军

司马，本人则官至中书侍郎，在当时，属于社会

上流阶层中的人物。但是，张湛对于历史的贡献

并不在政治方面，而是在学术思想方面，其最主

要的成就就是穷尽毕生之精力，撰写了一部《列

子注》。在他身上，到处体现出一种名士的气质

与风度———胸襟宽阔，任性放达，多情善感，幽

默风趣，所谓的魏晋风骨在他身上即有充分的

体现。

从张湛《列子注·自序》中，我们还可约略知

道他的姻亲家族多有深厚的文化背景。记曰：湛

闻之先父曰：“吾先君与刘正舆、傅颖根，皆王氏

之甥也，并少游外家。舅始周，始周从兄正宗、辅

嗣，皆好集文籍，先并得仲宣家书，几将万卷。傅

氏亦世为学门。三君总角，竞录奇书。”据此可知，

张湛祖父张嶷与刘陶（字正舆，晋室南渡，任扬州

刺史）、傅敷（字颖根，南渡后官镇东从事中郎，清

静有道，素解属文）同为王氏家族的外甥。此处王

氏家族指汉魏之际著名的文化望族高平王氏家

族，引文中的“辅嗣”即曹魏时期的玄学大师王

弼，“仲宣”即王弼伯祖、建安七子之首王粲。从辈

分上讲，王弼是张湛的曾祖舅，由此可见其家学

渊源。

张湛注《列子》，不是简单机械地进行阐释和

批注，而是将自己对《列子》的理解升华到一定的

高度，将自己的理论和学养通过《列子》中的章句

阐发出来。在《列子注》中，主要呈现了张湛的如

下思想：

一：张湛的宇宙观。从对《列子·天瑞篇》的注

释中，我们可以看到，张湛把宇宙分为“太虚之

域”和“有形之域”。张湛认为，在客观的物质世界

之外，还有一个非物质的、不可经验、无法感觉而

又绝对存在的世界。这就是“太虚之域”。在“太虚

之域”里，存在着一个几乎与“太虚”等同的主体，

即“太易”。它独立于有形的世界之外，不受有形

之域的影响，即“非阴阳之所始终，四时之所迁

革”，虚无静寂，不生不化，无法经验，不可感知。

因为“太易”超越于客观物质世界之外，且又“至

虚”“至无”，所以人们不可能“实而验”，不可能通

过感觉去证实它的存在，而只能凭理念、凭思考

去确立它的存在。而“有形之域”的万事万物，都

是按照自然规律而生生化化，变易适革的。张湛

道：“夫世细舛错，锋短殊性，虽天地之大，群品亡

众，涉于有生之分，关于动用之域者，存亡变化，

自然之符。”“阴阳四时，变化之物，而复属于有生

之域者，曾随此陶运；四时改而不停，万物化而不

息者也。”

二：张湛的人生态度。在给《列子·杨朱篇》作

注时，体现出张湛不同于常人的人生观。他赞美

人生，肯定人的基本欲求，鼓励人们淡泊名利，尽

情地享受生活的乐趣。张湛认为，人同万物一样，

也是由阴阳二字交会而产生的，故“人与阴阳通

气，身与天地并形”，即与整个自然界是浑然一体

的。“福兮祸所伏”，当人们凭借着自己的智与力

去追逐名利，追求享乐的时候，往往伴随着无休

止的争斗、拼搏。在名利到手的时刻，祸患也可能

随之而来，明枪暗箭，防不胜防，使生活充满恐惧

和忧虑。张湛还认为，人与自然是浑然一体的，

人的命运受到自然之理的支配，然而，自然之理

又是不可以智力驾驭的，人生的旅途上充满着许

多无法解释的偶然性，致使人生扑朔迷离、斑斓

多彩，这就是“命”。

三：张湛对儒家思想的态度。张湛对儒家思

想的肯定是同他对社会规律的认识紧密联系在

一起的。张湛认为，社会同自然界一样，也是应该

不断运动、变化的存在。既有民风纯朴、政治清明

的太平之世，也有民心不古、弊端丛生的多事之

秋，一治一乱，一反一复，交替循环，推动着历史

的巨轮滚滚向前。道儒二家存在着本质的区别，

它们存在着各自的特点和功能，在治理社会时可

以互为补充。当社会清明之时，“圣人”（理想的统

治者）应该顺应万物之情，清净无为，使社会处于

一种稳定和谐的状态。而当社会由治变乱、弊谬

蜂出的时候，“圣人”就要因时而改变统治方法，

启用儒家学说来纠正时弊，使社会复归于清明。

张湛的著作除《列子注》外，还有《养生要集》

10卷、《养性集》2卷、《延年秘录》12卷、《古今箴

铭集》13卷、《庄子注》和《文子注》等。

注《列子》的玄学家张湛
孙继泉

离岗了，闲下

来的我重新做起了

音乐梦。

十多年前的一

台旧电子琴，网购

的几本学习教材，

加之从网上找来的

一些教学视频，我

便重又开始了乐器

的学习。

回想我最初的

音乐梦想，应该是

从上中师时开始

的。20 世纪 80 年

代中期，我进入了

一所中师学校学

习，开启了我全新

的人生状态。中师

开设除英语以外的

十余门课程。其中，音乐课是我偏爱的课

程，当然下的功夫也更大些。

中师里，除音乐教室外，学校给每个

学生宿舍配备了脚踏风琴，方便随时练

习。除风琴外，有的同学还选择了学习笛

子、箫、吉他等乐器。每到课余或晚间，就

会有风琴、笛子、吉他等各种乐器声从音

乐教室或宿舍飘出，充满着不大的校园，

弹奏或生涩或熟练。那是同学们在练习乐

器，其中当然就包含我。除指定教材外，我

们还买来折叠的曲谱小册子，学会了《铁

血丹心》《十五的月亮》等当时一些热门歌

曲的曲谱及弹奏。

三年中师，我们学习了乐谱的基础理

论，完成了风琴的学业；另外，我还学习了

笛子、口琴的吹奏。三年中师时光，让我初

识了音乐的曼妙和美好，感受到了音乐带

给我内心的舒畅和愉悦。

工作之后，对音乐的热爱并无减弱。

曾经痴迷于钢琴曲，曾经热衷于流行歌

曲，也曾钟情于各种地域风格的民歌。理

查德·克莱德曼的钢琴曲曾风靡一时，《命

运》《秋日的私语》等被我反复聆听了无数

遍，那些或舒缓或激昂，或婉转或铿锵的

旋律在我心中荡漾，那些跳跃、流淌的音

符让我迷恋。音乐磁带匮乏的我，曾把录

音机放在电视机喇叭前，用来录制春节联

欢晚会的歌曲，连同被一同录入的外界的

嘈杂声，被我反复播放了许多遍。

一首《忘情水》从电视里传来，刘德华

富有个性的声音，让我陶醉其中。那是一

首曾经流行于 20世纪 90年代的歌曲，歌

词真挚感人，旋律婉转动听，加上深情的

演唱，在我心里留下了深深的印痕，更成

为一代人的温馨记忆和情感寄托。它一下

子勾起了我对过去的回忆，仿佛回到了 30

年前。

20世纪 90年代于我是一个特殊的时

期，年轻的我音乐梦正酣，正是我迷恋乐

曲、喜爱歌唱的年代。那时的我也曾怀揣

许多梦想，做着人生的各种努力。工作不

顺心、生活不如意时，曾希望寄托于音乐

的治愈和疗伤。内心高兴、工作顺利时，也

曾借助乐曲表达自己愉快的心情。那些乐

曲曾陪伴我许多个夜晚和白昼，给我心灵

上的慰藉、温暖和激励。

20世纪 90年代是我学会乐曲最多的

时期。随着人生阅历的增加，对音乐的感

受力也更加地深刻，更加感受到音乐的巨

大魅力。一支优美的乐曲，可以让你躁动

的心灵得到宁静，伤感的心里得到安慰，

也可给你失落的内心无形的激励。一首经

典乐曲，更可让你心生许多感悟，感受别

样的世间百态和人生体验，感染你的心

灵。电视剧《三国演义》片尾曲《历史的天

空》曾让我生发出无限感慨，典雅精湛的

歌词，让人感受到历史的深沉、凝重，悲

壮、苍凉的旋律在我心里久久回荡，令人

回味无穷。

再往后，纷繁杂乱的工作和生活节奏

阻断了我的音乐梦。以后多年，虽然仍旧

喜欢音乐，却一直无暇顾及。

如今，经历了许多世事的我已进入闲

人行列。那些乐曲旋律依然优美，我却已

年轻不再，再也回不到过去的那个年代。

再无青春梦想的我，只想过一种安安静静

的小日子。与音乐为伴，成为一种最好的

选择。闲来无事的我得以旧梦重圆，就让

那些曾经熟悉的音符重回我的身边。闲时

听歌唱歌、弹奏乐器，自然十分美妙，给本

来单调的生活增添许多乐趣。

流连于音乐带来的内心感动和美好，

徜徉于音乐给予的内心舒畅和温暖，陶醉

于音乐触发的人生感悟和对过往的怀恋

与回想。就让岁月在音乐的陪伴中静静流

淌。就让那些简单平凡的日子里，飘荡着

美妙的音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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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是生命之源，水又是人类择地定居之本。

我们佩服韩氏先民慧眼选定了这么一方水源

丰足的宜居之地。村域内多沟涧泉溪，且皆有

固定的名字。无论干旱多久，人畜饮用、菜园灌

溉、春播秋种，这里从不缺水。村之北山脚下有

一经年不涸的名泉，自古以来人们称之为“白

泉”。白者，清冽、透明、纯净也！白泉之水，无杂

质，无污染，饮之清凉爽口，且含有人体需要的

多种微量元素，故历来被当地人奉为上等饮用

之水。据老辈人讲，夏季喝了白泉水还可预防

和治愈痢疾。

白泉源自庞大的山体渗水。凤凰山绵延起

伏，山势西高东低。山之上部为石灰岩层，下部为

砂石岩层。天然降水蕴积山中，然后顺岩石缝隙

层层过滤，最终汇集山脚壑谷，顺势形成涓涓山

泉，正所谓泉从石出清亦冽，煮茶品茗味更圆。亘

古白泉源源流淌，滋润一方田园养育一村人。如

今，韩庄人在山脚下修了蓄水池通了地下管道，

家家户户用上了白泉自来水。

明朝至今，上下 600 余年，母乳般的白泉水

养育了一辈又一辈韩庄人。吃苦耐劳的韩庄人，

在这块有山有水的土地上刀耕火种，日出而作，

日入而息，虽收入微薄，苦在其中，却也乐在其

中。岁月漫漫，勤劳智慧的韩庄人创造了赖以生

存的物质文明，同时也创造了富有地方特色的乡

风、乡俗和乡土文化。社会制度经历更迭，生产关

系不断演变，而乡土文化却被韩庄人一辈辈传

承，一代代赓续。

韩庄人敬重白泉如同敬重自己的祖先。过年

了，村里人不忘到白泉之畔烧上几根香，放上一

挂鞭炮。如今通了白泉自来水，韩庄人过年贴春

联必往水龙头一旁贴上“白泉大吉”或者“青龙大

吉”，以示对白泉的敬重。

韩庄人祖祖辈辈同饮一泉水，如同一母所生

的孩子，生命里赋予了共同的“水缘关系”，一村

之人也就共有了互帮互助的品性。村上谁家盖新

房，左邻右舍的男劳力总要不约而同地带上工

具，有的还抱上一箱酒，或者拿上两条烟，纷纷前

来帮忙，尽管都是由建筑队承建的。有请不起建

筑队的农户，男劳力们更是主动去帮忙，大家分

文不取，人多力量大，主家只需管上几顿饭就把

新房盖上了。

白泉之水涓涓不息，乡俗礼仪世代相传。村

上的人去世了，不论死者陈刘李赵，也无论死者

是长辈、平辈还是晚辈，村上各姓氏的妇女们分

别相约，三三两两地前去哭悼。

人心向善是绝大多数韩庄人与生俱来的秉

性，善人善行人人夸，恶人恶行众人评。韩庄人虽

少有人读得懂老子的《道德经》，但从白泉源头那

里却能悟出“上善若水”的道理。韩庄人信奉“常

行好事，莫问前程”，信奉“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信奉“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信奉

“积善人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人家，必有余殃”。做

人做事心中有信仰有约束：人在做，天在看，举头

三尺有神明；天道有轮回，苍天饶过谁。

白泉，是大山赐予韩庄人的珍贵资源，取之

不尽用之不竭。她像一位慈祥的母亲，用她那甘

醇的乳汁，慷慨地哺育着一代又一代韩庄儿女，

甘露般的白泉水融入了每个人的血液里。饮水思

源，韩庄人常念白泉养育恩。韩庄人无论走多远，

也无论离开家乡有多久，都无法泯灭深藏心中的

乡土情结。

哦，亲亲的白泉，你是凤凰山的深情赐予，

你是韩庄人的母亲泉！

凤凰山下有白泉
贾庆斌


